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古本水滸傳
第十九回  入雲龍破陣收吳角　黑旋風避席鬥閻光

　　話說樊瑞身騎黑馬，手執混世魔王寶劍，引領人馬從正南殺入陣門。接著林沖從東北殺入，李逵從正中殺入。只聽得一陣吹角

之聲，陣中登時陰雲滿布，慘霧昏沉，四面八方金鐵瑽錚，人都迷了方向。樊瑞連忙捏起真武訣，咬破舌尖，吸一口血噴去，忽然

雲開日朗，旗幡兵馬都觀眼前，便指揮嘍囉，揀紅旗處猛力沖打，對方兵馬不覺自相擾亂。樊瑞大喜，只顧領兵殺奔上前，不想突

地鑼聲響亮，陣勢又變，眼前都換了青旗皂旗，不知進退。樊瑞正慌，忽見一彪人馬殺到，如風捲殘雲一般，陣中大亂，迎前看

時，當先一員大將，乃是豹子頭林沖，兩起人馬就左右分開，奮力沖殺。不先不後，只在這一霎時間，驀聽得一聲響，陣中央的大

黃旗倒去，陣腳紛紛搖動。梁山泊人馬乘勢攻打，一場大攪擾，這座陣就四分五裂，全行破了。林沖回馬殺出陣來，迎頭撞見白虎

神田霸，大叫：「破陣的慢走，且吃我一刀。」舉起月輪刀攔頭而下，林沖起蛇矛招架，只三五個回合，被林沖賣個破綻，輕舒猿

臂，在馬上活擒過來。玄武神餘志旺見田霸被擒，從背後縱馬趕到，使展捧日火尖槍，望林沖後心直刺。林沖單手執矛，扭轉身用

力一撥，矛頭和槍尖迎個正著，錚的一響，餘志旺震得虎口生疼，撥馬就走。林沖挾了田霸，徑回中軍繳令。這時公孫勝高坐帳

中，傍邊站立穆弘、黃信幾員頭領，數百名親隨嘍囉，兀自威風。林沖上帳繳令畢，接著樊瑞、李逵也來繳令。李逵呈上三盞號

燈，說道：「這鳥陣圖兀的厲害！俺打入陣門，撲到中央時，果然聽得隱隱雷鳴，俺和五百人不敢張望，低頭疾走。走不多路，忽

的天地昏暗，神號鬼哭，虧得一道金光從空而下，眼前雪亮。俺們再行殺奔向前，撲到大黃旗底下，砍倒旗桿，奪了號燈。正待回

身而走，不料一干鳥人趕來廝攪，引得俺性發，起手連砍數十人。那個自稱朱雀神的妖人，他鬥不過俺，被俺拿了回來，聽候先生

發落。」公孫勝說：「好！這一陣打得出力，准記你的頭功。」便教將田霸、董愷暫且禁押，再做商量。只見小校進來報導：「外

面來個黃龍道人吳角，自稱要面見軍師，稟請示下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喚他進來廝見。」小校應聲而出，引領吳角上帳。但見他頭戴

黃冠，身穿黃綢道袍，腰束黃絲縧，足穿登雲鞋，肩上並無寶劍，腰間也沒葫蘆，隻手執一個拂塵。上來打過稽首，便開口道：

「先生道法無邊，韜鈐嫻熟，出於天授，不關人力！俺一向糊塗，欲與梁山泊大寨對抗。實屬逆天而行，不知自量。見今自心悔

悟，情願統率部下，歸附梁山，拜請收錄！」公孫勝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須不可反悔。」吳角將拂塵一指道：「天日在上，若有反

心，五雷殛死！」公孫勝便將田霸、董愷釋放，隨同吳角回去。一面修書一封，差神行太保戴宗送往梁山，報與宋江知道。戴宗去

後，吳角引領四個徒弟前來，迎請公孫勝等上山。公孫勝留林沖、黃信、周通、李忠鎮守營寨，自引穆弘、李逵、樊瑞等七員頭

領，五百嘍囉，來到狼嗥山上。但見此山形勢險要，關寨堅固，雖比不上樑山泊那樣寬廣雄壯，也可進戰退守。當日山寨內，吳角

師徒竭誠款待，免不得一番宴飲歡暢。公孫勝把合寨人馬、糧草，考核實數，造成卷冊，以備回山呈報。料理停當，戴宗來了，告

說：「宋江得知收降此山，好生歡喜，吩咐寨柵暫勿燒燬，嘍囉仍舊守把在山，只教吳角師徒同往梁山泊一行，且待相見後再行定

奪。」公孫勝肚裡明白，便令戴宗先行，林沖、黃信、杜遷、宋萬留守狼嗥山，自和吳角師徒五人，七員頭領，拔起營寨，押了前

日被劫上山的糧米，徑取路回梁山泊。　　不止一日，到了梁山泊下，眾人下在酒店裡，山上早已得信，放許多船隻過來迎接。這

日是混江龍李俊，立地太歲阮小二輪值，兩員水軍頭領，親引五號大船，無數小船，來渡眾人登山。吳角看在眼裡，不禁暗自氣

沮：「俺枉稱賽梁山泊，恁般氣象，一半也及不到，真個令人愧死。」眾人登舟渡港，船到中流，李俊坐船上首，忽有人在後艄大

哭，李俊看時，卻是自己部下一個小頭目，名喚瘦鰻鰍董二的，抱住狼嗥山一位好漢，彼此大哭。這好漢不是別人，便是吳角第三

個徒弟朱雀神董愷。原來董愷是登州出身，操舟為業，哥哥早死，只有一個大姪子董二，自小流落出外，不知生死。董愷沒有妻

子，也指望這個姪兒！卻不見面。後來董愷犯案出亡，輾轉飄流，來狼嗥山做了強盜，不想今日無意相見，屈指計算，已經一十四

年了，叔姪久別重逢，因而傷心大哭。李俊問明原由，就來告訴給公孫勝等知道。阮小二在傍發話道：「方才俺聽得哭聲，心中好

惱，今日迎請新歸附的上山，天大歡喜，被他們這一哭，從中少點吉利，恨不趕去就打。如今想來，倒也不能見怪，叔姪一十四年

沒見面，怎說不當痛哭。」公孫勝道：「二哥言是，人情是一樣的，至親骨肉，誰人不當思念，譬如俺自身居此，老母遠在薊州，

心牽神係，何況一十四年之久，兀的不令人想煞。」李俊聽了，發聲長歎。阮小二便問：「李大哥何事歎氣？」李俊搖頭說道：

「沒甚事，俺覺得心中有點難過。」說話之間，船已到了對岸，只見小旋風柴進和浪子燕青，奉著宋江、盧俊義之令，引領眾人下

山迎接。紛紛嚷嚷，將狼嗥山五位好漢，和本寨八員頭領，直迎入三關。來到忠義堂前，宋江、盧俊義親自下階相迎，吳角和四個

徒弟拜倒在地。宋江、盧俊義親手扶起，讓到忠義堂上。吳角看時，眾頭領躋躋蹌蹌，長長短短，都是些五湖四海英雄，四面八方

豪傑，把偌大一座忠義堂擠滿。吳角看了，心中越發愧作。宋江吩咐：「堂上排下五個客位，請吳角師徒坐了待茶。」大眾剛得坐

定，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：「哥哥，你今也太不公平，前日別人投順上山，幾曾見到如此相待？這鳥道人卻待得恁地優厚，敢情

他本領勝過人家不成？俺來腦揪這妖道廝打一場，看是誰輸，誰贏？」宋江大怒，喝道：「這黑廝出言無狀，得罪來客，左右與我

綁了！」吳用忍住了笑，勸道：「這廝不識時務，休要和他鬥氣，我們不睬他就是。」宋江把桌子一拍，喝將李逵叉出忠義堂去。

這時吳角師徒，只嚇得惶恐萬狀，坐又不安，立又不好。只見宋清、朱富上來告稟，大廳中酒筵已備。宋江便行起身，請吳角師徒

赴宴，大家齊到大廳上開懷暢飲，眾頭領個個興高采烈，有說有笑，獨有混江龍李俊默然寡歡，酒也不甚多吃。宋江無意中瞧見

了，便問李俊因何不樂？阮小二和李俊同席，與宋江相隔一個桌子，便把方才船上之事備細告知。宋江道：「原來有恁事，李兄

弟，你莫非也想起了親戚？」李俊應道：「哥哥到底是聰明人，一猜就著。今日不知何故，俺心中只思念一個人。」宋江待問記掛

誰人，只見小嘍囉報上廳來，黑旋風李逵在外和人廝打。宋江聞報，便教柴進、戴宗出外去看。少頃，二人將李逵拖了進來，宋江

問明因由，把李逵大罵一頓，幾次呼喝捆打，經眾頭領勸解才罷。原來青龍神閻光中間離席，出外淨手，不防李逵背後跟來，叫一

聲：「閻光，你有多大能耐，想坐忠義堂的交椅；俺今要和你比試高下，你贏得俺的拳頭，便做頭領，如若輸了，休想，休想。」

閻光連說：「無能」，不肯出手。李逵連聲叫罵，閻光聽得不耐，回了幾句話，李逵怒極，二人真個動手就打，虧得被史進部下一

個頭目看見，連忙上前解勸，一面命嘍囉飛報宋江知道。李逵性又躁，力又大，若柴進、戴宗來遲一下，閻光定要被他打倒。當下

李逵受了一頓大罵，酒也不吃，悻悻地走向別處而去。宋江用好言安慰閻光，請他重行入席。又對吳角說道：「道人休怪，這位兄

弟只是一點瘋狂，說了的甚事，非要做到才休，有時我也禁壓不得，邊才沖撞你們師徒，誰不生氣，伏望看宋江薄面，不要同他計

較，實為萬幸！」說罷，過來親手執壺，篩酒給師徒五人吃，五人慌忙離座，拜倒於地，吳角道：「宋頭領如此見愛，折殺我們

也！」宋江教好好起來，坐了，說道：「小可宋江，本待留道人在此坐把交椅，都因這李兄弟性子瘋狂，時常發作，只怕再來得罪

道人，壞了義氣。二則眾位新到，山寨裡一切事務，不易熟悉，尤恐別生錯誤。這裡人多，或有顧不到處，開罪道人，於心不安。

」宋江說到這裡，吳用便接口道：「俺知哥哥之意，只慮的李鐵牛冒失多事，得罪人家，故而想請道人且回本寨，待過幾時，再做

理會，可不是麼？」宋江笑道：「學究先生不愧軍師！早知我的主見，欲請道人回山坐鎮，仍做狼嗥山寨主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吳

角連聲：「遵命」，別無話說。宋江大喜，當日席散，山上備就客舍，請師徒五人安歇，供張十分優渥。吳角因對徒弟說道：「久

聞山東及時雨大名，無由相會，今日見面，方知名不虛傳！俺往昔欲與梁山泊做對，真正自不量力。」田霸道：「宋公明是第一個

好人，我們歸順於他，也不辱沒。」玩了幾日，吳角要回狼嗥山去了，特向宋江辭行。宋江說好，來日餞送。接著李俊來見，向宋

江告稟道：「董愷、董二依戀不捨，煞是可憐，俺思將董愷留在此間，充一職事，使叔姪常在一處，不知哥哥許否！」宋江道：

「天倫之樂，人所應有，怎說不許，便令充在你部下好了。」吳角道：「董愷本繫舟人出身，深通水性，如今留在李頭領部下，真

得其所。」李俊去告訴董愷、董二，叔姪大喜，對宋江十分感激。次日，吳角師徒吃罷送行酒筵，宋江傳喚四人至忠義堂上，只見

眾頭領兩傍排列，桌上供著兵符印信，令旗令箭，牌簽寶劍。大頭領宋江、盧俊義，正副軍師吳用、公孫勝，都在居中高坐。數百



嘍囉揚著刀斧，直站至滴水簷前，異常整齊嚴肅。師徒從未見過這般氣象，不由得怵目驚心，口中不住聲喏。當下玉臂匠金大堅發

下印信令箭，聖手書生蕭讓朗誦梁山泊十二條誥誡，吳角將印信令箭，恭敬地接到手中，慢慢倒退下來。只聽得鐵面孔目裴宣高聲

喝道：「吳角師徒聽令！今日為始，你們已歸入梁山泊，以後應恪遵本寨律令，鋤惡揚善，除暴安良，本寨主替天行道，凡屬部

下，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，如有妄作妄為，違犯律令，立即重懲不貸！」裴宣喝罷，師徒四人一齊打拱，口稱：「願奉梁山泊寨

主，替天行道！」眾人待散，只見樊瑞走出座位，向宋江拱手說道：「吳道人道法高明，令人欽佩，小弟欲去狼嗥山盤桓數月，藉

領道人教益，伏乞俯允！」宋江答應了，堂上眾人隨散。吳角師徒退下，即行打點動身。樊瑞帶同項充、李袞，三百嘍囉，並做一

處而行。宋江、盧俊義直送下三關，又把了上馬杯，吳角等再三拜謝而去，按下不題。

　　過了數日，林沖、黃信、杜遷、宋萬回來，告說：「吳角回到狼嗥山後，已將賽梁山旗號倒去，誥誡部下嘍囉，一應都依俺山

寨為法，具見真誠，今後又多一處幫助。」宋江大喜。近來梁山泊聲勢越大，各處山寨都聞風歸附，群奉梁山泊為盟主，一同替天

行道。像那青州管下的雞鳴山，鄆州的雲台岡、多子山，徐州的黃蜂嶺，盡都投順梁山泊，拱聽號令。如今又來一個狼嗥山，氣象

更日見興旺。

　　那日，宋江共林沖、公孫勝等燕坐閒談，忽見混江龍李俊走來，臉色不歡，神氣沮喪，要請公孫勝替他詳夢。公孫勝便問是何

夢境？李俊道：「昨夜三更時分，做得一夢，夢見俺的叔叔走到床前，披頭散髮，滿身鮮血，口裡只叫：『苦也！苦也！』俺驚醒

來，累得一身大汗，思量此夢兀自不祥，敬煩先生解釋，到底是凶？是吉？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你往常也灑落，一個夢卻忽然認真

起來，要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近日你見董愷叔姪久別重逢，十分親熱，因羨生念，心中也想起自己親人來，日日思量，拋撇不

開，便幻成了這個夢兆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哥哥此話再對沒有，只也無須詳解，總是你若念不釋所致，無關吉凶，你自放心好了。」

李俊道：「雖說放心，這條心究竟如何放下。」宋江問道：「你的叔父見在何處？」李俊道：「哥哥容告，小弟當日在潯陽時節，

有個光身的叔叔，名叫李福，兀的一身好本事，也靠水面上作生涯，明說打櫓為活，卻做私商勾當。那年哥哥來了，我們乾出一場

大事，都上這山寨來。俺臨行時去見叔父，勸他做一起走，他說：『你自走，我年紀已老，得過且過，再不願東奔西走，便死也要

死在這裡。以後你如思念，盡可悄悄地回來探望，不是叔姪仍得相見？』俺當時自念，他雖年紀老大，多年不曾出去趕買賣，手下

有兩名徒弟，幾個火家，在江面上做到好的買賣時，常要孝敬他老人家，便不親自動手，也有得吃喝，不到得會餓死，任他留在那

裡，自也無妨。俺自隨哥哥上山以來，每思想起這老人家，只因水寨裡事煩，沒得機會去那裡一走，一向延擱下來。如今俺已打定

主意，不問夢兆如何，須索去潯陽走一遭，看看他是否健在，探得個真實下落，也消釋了這段思念。」宋江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不知

賢弟何日起程？請定個日期，待愚兄把杯餞行酒，聊盡一點弟兄情分。」李俊應道：「明日便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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